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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世的那个冤家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邓学安，我前世的冤家，他是除我爸之外我

认识的第一位男性，自我会走路起就开始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跑了。

在我还不知道男女有别的时候就被他骗去了初吻，在我还不知道情为

何物时，就莫名其妙成了他的女朋友。  

都说女儿跟老爸上辈子是情人，那女儿跟老妈呢？难不成是前世

的冤家？  

历来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女人相处，实在需要一些技巧，特别是

像我这种出生在 “女权主义 ”家庭中的孩子，想过点安生日子，还真是

门艺术。老妈是家里的 “武则天 ”，从来说一不二，在她的严格要求与

严厉监督下，我想睡个懒觉？那是天方夜谭！  

再说，老妈是个戏曲迷，每天早上吊嗓子是必修之课，我想不管

是谁听到这种 “发聋振聩 ”的声音，肯定是想再多睡一秒都难，我估计

这也是我从小就睡眠不足而一直爱赖床的原因。不是我忘本，听不得

这些国粹，正所谓 “爱之深恨之切 ”，外人是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被

这 “震天动地 ”的声音打破美梦的人的痛苦的。也许你会说，既然是从

小听到大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早该被同化了才对啊。

可事实偏偏相反，从小我便是一个反叛心理极强的人，从来不知同化

为何物，只知道恨意一天天累积，罪恶也在一点点地滋生，而现在，

恰是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鲁迅先生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而我，注定了是无法爆发的，谁让对方是十九年前

历尽千辛万苦把我生下来的母亲大人呢，我还不敢做出什么大逆不道

的事情。所以，继续沉默吧。  

不过《Susan 说》和《霍元甲》流行那会儿，我算是借此狠狠地

火了一把。那是声乐课上（天地良心，我是一点也不想选这倒霉的课，

可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跟我说上这课的净是帅哥才子，我才破例一

大早地爬起来跑去排队选课，这才争到了一个名额），当从来没开过

口的我煞有介事地唱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苏三起解》之后，那个

高度近视的老师先是一阵抽搐，接着径直从讲台窜到我跟前，大叫一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声：终于找到你了！瞧那阵势就跟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

女儿似的。我顿感不妙，可为时已晚，当他睁大他那双可以忽略不计

的小眼睛，围着我整整绕了几个大圈之后，终于认出了我就是那天开

学典礼上带头嘘他的人，虽然从头到尾我都顶着打死不承认的态度。

这下好了，对方上课也不顾了，拽着我直接去了教务处。为此我被我

们那脸上长满青春痘的辅导员老师批评了整整一上午，还被迫写了一

篇一千多字的悔过书，想想就恨得牙痒痒。  

算了，君子不提当年勇，过去的英雄事迹还是付诸轻风流水吧，

于是，伴着老妈的锅碗瓢盆声，我哼着《穆桂英挂帅》风风火火地起

床上 “战场 ”去了。  

刷牙洗脸之后，坐到饭桌前，我忍不住又要抱怨了： “怎么每天

都是豆浆油条，再这么吃下去，我都要成油条了。我们家就这么穷吗，

你留那么多钱给谁花啊，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饿死了你找谁

哭去！ ”  

只听啪的一声，我顿时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不了解情况的，还

以为是地震了。  

“你爱喝不喝，就你这德行，给你喝豆浆都嫌浪费。不喝更好，

省了。 ”  

我恨恨地甩了甩被她弄乱的头发，抢过她准备撤走的豆浆，一扎

头猛灌，然后睁大眼瞪着她，恨恨地一大口一大口咬着油条，一副你

能奈我何的流氓样。这是前一秒，因为她是背对着我，下一秒她转过

来时我又变成情不自禁地满脸堆笑，一口讨好。  

我说： “你看你，我随便说说的，你还当真了，我哪敢不尊重老

妈您的劳动成果。其实多喝几口发现味道还是蛮不错的，虽是小摊上

买的，却很有我孙家特色，不信您老尝尝？ ”  

“少在我面前作秀了，你是我生的，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你，

就你那演技，大街上那些要饭的都比你专业。 ”  

“是啊，大街上那些要饭的，吃的都比我好。 ”我愤愤不平地小声

嘟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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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试试，我看你真是想造反了！ ”她又抡起

了她的铁勺。  

真是的，年纪一大把了，耳力还这么好，我不认输都不行！  

“没……没……”我抓紧最后一点时间，猛灌一口豆浆，拿上吃剩

的半根油条，赶在 “灭顶之灾 ”到来之前，躲进了房间。  

“你有种就躲在里面一辈子也别出来。 ”她在外面大声嚷嚷。  

听听，听听，这是什么话，一个快奔五十的老太太，竟然对她唯

一的亲生女儿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的电视剧呀，真是害死人。我是

看在自己身在三楼的分上，要是七楼，我不跳下去摔死自己我都不姓

孙了。  

也不能说她 “专权 ”，好歹是生我养我的亲妈不是！她是一幼儿园

的园长，她所有的爱心都奉献给了那些六岁以下的小屁孩，这可都是

些没法跟他们讲道理的主儿，她有火不能对着他们撒，就只能带回家

了，因此她偶尔对我少了些耐心，也是可以原谅的。我虽偶尔受了些

委屈，就权当是为祖国未来花朵的健康成长作贡献了。  

兴许是受老妈遗传，在某些时候，我算是一个比较暴躁的人，虽

然我一直不愿承认。在家里，如果老妈是 “武则天 ”，那我则是那狐假

虎威的 “太平公主 ”，而老爸一般是不参与发表任何意见的，每当遇到

重大问题争执不休需要投票解决的时候，他总是弃权，因为他谁也不

敢得罪，虽然他有着一个很给力很性感的职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并一直引以为豪）——柔道馆的教练。  

“小妹，怎么还没起床呀……”  

“妈，你就不能饶我一次吗，你就忍心看到你风华绝代的美丽女

儿就这么英年早逝吗？ ”我揉搓着头发，扶墙一脸委屈地问。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老妈鄙视的眼神就一直盯着我那么来回打

量，仿佛眼前站着的不是她女儿，而是一只还没进化好的大猩猩。你

不是我，无法理解这是多么伤人自尊，碰上一脸皮厚的人也就算了，

可我是出了名的薄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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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边看着我，一边不停地摇头，说： “女儿啊，你从来都不照

镜子的吗？我也纳闷了，是不是医院搞错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

个女儿。 ”  

我气到内伤，做心痛状，这样的话，不该是我说出来才比较妥当

吗？  

“别装了，赶紧回屋收拾收拾去吧，今天你开学。”她瞟了我一眼，

很是不甘心地摇摇头，似是触到了伤心处，要去角落里抹会儿泪。  

“开学？有没有搞错！ ”我一看日历，的的确确，九月一号，难怪

我怎么一大清早就感觉世界末日似的，头上的空气压得我直想往地上

赖。可怜我的暑假，两个多月，六十多天，就这么不知不觉的，在我

毫无防备之下，趁我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之时，就这么静悄悄地过去

了，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人。  

“你说你，怎么做的学生，自己开学还要别人提醒，国家建设要

靠你，我们还不都得喝西北风去。 ”她看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心

痛模样。  

“好说，中国十几亿的人口，少了我，垮不下去。倒是你老人家，

怎么今天这么有闲情逸致，关心起我的学习来了？ ”我笑嘻嘻地问她。 

“谁有空管你，小安过来跟我说的，现正在厨房帮我打下手呢！ ”

她冲厨房的方向扬了扬头，样子很是得意。  

“小安？邓学安？有没有搞错，早不跟我说。 ”我低声怒吼。总有

一天，在我还没把这老太太 “气死 ”之前，就得先被她给气疯掉，那样

可好了，如她所愿，一辈子再也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就近找了面镜子，看到里面自己的模样，恨不得一头撞死。头发

乱糟糟，眼睛浮肿，脸上有着数条睡痕，样子惨不忍睹。而穿着更是

不敢恭维，棉质的睡衣经过一晚上的 “蹂躏 ”已经变得皱皱巴巴，而且

里面空空如也，虽然没什么可以露，但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感到寒碜

啊……难怪老妈的眼神那么鄙夷，连我自己都要瞧不起自己，虽然你

不能要求我睡觉的时候还穿着晚礼服，但这也不是我生活懒散的借口。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赶忙猫着腰，试图在进一步出丑之前溜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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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邓学安已经从厨房出来了，一边甩着手上

的水，一边饶有兴致地将我上下打量，眼神说不出的 “淫荡 ”（在我的

角度看来是如此）。  

“你想干吗？ ”我一脸防备地看着他。  

“没干吗，你以为我想干吗？就你现在这……”他右手托着下巴，

一边瞟着把我上下打量，一边还直咂嘴摇头，典型恶霸调戏良家妇女

的造型。  

“你有什么意见？ ”我冲他翻了一个白眼，反正是被他看到了，索

性大方起来，输了面子不要紧，气势不能输。  

他耸耸肩，撇嘴摇头。  

“你怎么来之前都不打个电话的，还有没有点礼貌？那么多年的

书念哪里去了！ ”  

“打过了，你手机关机。 ”他一脸的无辜。  

好吧，因为过度沉迷于自我 “堕落 ”之中，我总是故意忘记开机，“那

我家的电话总是通的吧。 ”  

“我打过了，阿姨叫我直接过来，没让我问你的意见。 ”这下变他

扬着一脸的得意样。  

就会拿老妈来压我，怎么我净碰见这种货色，这小子除了会讨好

我老爸老妈外，什么事也不会干。难怪我的命运如此悲惨，如此的遇

人不淑，能不惨吗？  

我还想说点什么，见老妈在旁边饶有兴致地挥舞着鸡毛掸子终究

没敢说出口，只在心里暗暗地叫嚣，邓学安，有本事到学校你继续跟

我贫，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胆！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邓学安，我前世的另一个冤家，我估计他跟

我老妈是约好了一起到今世找我寻仇来了。虽明知他是个祸害，却又

甩不掉，没办法，他是除了我爸之外我认识的第一位男性，自我会走

路起就开始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跑了；在我还不知道男女有别的时候

就被他骗去了初吻；在我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时，就莫名其妙成了他的

女朋友。用他的话说就是 “睡 ”都在一起 “睡 ”过了，想耍赖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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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说到这时，任我上一秒再怎么威风凛凛，都会变得哑口无言，

因为 “事实 ”的确是这样。  

我俩的爷爷是战友，那个年代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人，总是

比亲兄弟还亲，据说我爷爷还救过他爷爷的命，所以关系铁得没话说。

只可惜两人生了一堆臭小子，没法喜结良缘，这不，只好把希望寄托

在了下下一代——我和邓学安身上。可怜在我还分不清性别美丑只会

躲在我妈怀里吃奶的时候，邓学安就已流着鼻涕，叫我小媳妇了。  

说他为什么会喜欢我，那才叫冤呢。因为念幼儿园的时候老妈是

园里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我总是有些 “特权 ”，好比我身上总有吃不完

的糖果。而他，则是看中了我口袋里的糖果，才天天跟在我后面说喜

欢我的。  

而且那个时候他特别娇气，中午老不午睡，到处捣乱，弄得幼儿

园里的小阿姨们哭笑不得，只好来找我妈。我妈为了息事宁人，只好

带着我跟他一起睡，这才有了他一直挂在嘴边而我恨不得上吊跳楼的

“睡觉 ”一说。我妈一辈子精明透顶，估计唯一失算的就是这里，什么

聘礼都没收就把女儿给卖了。而我却要因为她的一时心软，让邓学安

抓住了我的致命把柄，以致小半辈子都处在了 “水深火热 ”之中。  

在所有老师都在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不要早恋的时候，我和邓学

安依旧可以大摇大摆地手牵手在校园里瞎晃。有一次不知哪里新来的

一老师搞不清状况，大骂我俩成何体统，我那时脸皮多薄啊，第一次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一委屈就哭着跑到邓爷爷那告状去了。

这还了得，邓爷爷气得差点没把他多少年没碰的老土枪端出来把人给

毙了，叫上我爷爷直接就去了校长那。后来那老师不得不向我道了歉，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表情，都能流出苦水来，估计当年窦娥也不过如

此。我这人特心软，经年累月受老妈荼毒，总是见不得比我还苦的人，

他一开口道歉，我的眼眶就红了，把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生怕再出

什么事端。  

其实我也就是随便一说，谁知邓爷爷那么较真，要不是我及时求

情，还不得逼得那老师引咎辞职了。要是那样我的罪过可就大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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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年轻的一小老师，怎么也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啊，不过是为了贯彻校

风，却惹来莫名其妙的麻烦，哪有这么倒霉的人？当然，这也不能怪

邓爷爷，没办法，他是认准了我是他邓家孙媳妇，恨不得我跟邓学安

马上就把天地给拜了证给领了他才安心，谁要敢挡道，唯有 “死路一

条 ”。  

虽然我总是跟邓学安说，要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比他有才，更帅

还多金的人，一定把他给甩了，然而这么奢侈的事却从来没在我身上

降临过。每当有人要对我有所表示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他说我是邓学

安的 “女朋友 ”，就差没在我名字前冠上他的姓，直接叫我邓孙夏天了。

如此一来大多数人都灰溜溜地跑了，偶尔有一两个执著的，这是我的

说法，在邓学安口中就变成了不知死活，在见到了邓学安本人后也都

知难而退了。  

的确，在外人眼中，我是那种特别不知足的主，我一小女子何德

何能，他邓学安又是如何的风度翩翩，我能攀上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苦衷，从小到大，我正经认识的就他这么一

个男的，转眼我都到了要注册的年纪了，再不趁这点时间多结识一些

人，我怕我这一辈子都只能吊在这一棵树上了。  

要是邓学安对我真像旁人看上去那么温柔体贴我也就认了，都说

旁观者清，可是旁观者却并不知道，他亲切英俊的外表下藏着的是怎

样一颗恶毒的心，他哪里是把我当他的未来老婆对待，他根本是把我

当成了他的免费保姆，自从遇上他，我的身心备受摧残，用千疮百孔

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好在我的生命力够顽强，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纵使那个愿

望是多么的渺茫，我也还是会充满希望，勇往直前。  

学校还是得去的，文凭还是很重要的，按老妈的说法，她是不会

给我置办什么嫁妆的，文凭是我将来唯一的嫁妆，嫁得好不好就看我

自己的修行。不过她也别高兴太早，去了学校，也不过是换个地方 “堕

落 ”而已，能不能嫁出去还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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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老妈的委托，邓学安大发善心帮我收拾行李，没忙一会儿，

他就开始抱怨，没办法，他就这德行。  

“我都怀疑你搬这么多书回来，到底有没有翻开过？ ”  

“翻没翻过不关你的事，也不是你能管得着的，你只要负责一本

不落地帮我运到学校就对了。 ”我恶狠狠地回了他一句。  

当我正在苦恼怎么把这么多的书弄回学校去的时候，邓学安就开

着他老爷子的小车过来了，真是想不偷笑都难。事实正如邓学安所猜

测的那样，这些书我的确从未翻开过，不辞辛苦地搬回来只是为了应

付我那 “首长 ”爷爷的定期检查，做做样子的。  

要说我妈暴力，那跟我爷爷比起来，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爷

爷面前我连屁也不敢轻易放一个，要多淑女有多淑女，要多文静有多

文静，简直比孙子还孙子。后来一想不太对，我本来就是他孙女啊，

如此只好改成比曾孙还曾孙。一句话，在我们家，爷爷就是玉皇大帝，

他的话就是圣旨，他吼一声我们全家都要抖三抖。  

可要光凭这些你就以为他是一个特严肃、特冷酷的人，那你就大

错特错了。说实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见爷爷发过火，要不是见他

下棋时跟人红过脸，我还真以为他压根就是个没有脾气的人，而我之

所以如此怕他，完全是受我老爸老妈的影响。在我刚听得懂人话的时

候，老爸老妈就告诉我，不要得罪爷爷，爷爷说什么都要认真听着，

什么都不用说光点头就好。可怜我那个时候才多大呀，哪里懂得这些，

总以为他们口中的爷爷就是比老虎、豹子还凶猛的怪物，所以那个时

候每当爷爷拎着一大袋子吃的喝的去我家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迫不及

待地爬到他腿上去要糖，而每当他让我叫他爷爷的时候我都哭得稀里

哗啦。正因如此，我到五岁的时候才学会叫爷爷，当时爷爷激动得真

是，就差老泪纵横了。然而不幸的是，我对爷爷的这种恐惧一直保留

到了现在，估计等到我八十岁的时候见到他还是要忍不住哆嗦，后来

仔细一琢磨，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个时候就算他还在，我也早就老

得想不哆嗦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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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还算是蛮乐观向上的一个人，虽然由于老爸老妈的谎报军

情我才有了这么一个心理障碍，我却从未怨恨过他们，毕竟他们也是

迫于无奈，要是你也有这么一个在历史上拿枪比拿筷子还顺手，并且

支付着你们家大部分开销的老爸，你也得哆嗦。  

相反，我比较喜欢邓学安他爷爷，至少他从不逼我叫他爷爷这一

点就让人松了一大口气。当我跟他说了我的 “爷爷恐惧症 ”时，他笑得

比我还欢，甚至还特别恩准我像我爷爷一样叫他老邓，为此我在邓学

安面前炫耀了好一阵子，而他委屈得几个星期都没跟他爷爷说话。  

从那以后，每当邓学安惹毛了我，我就会教导他说：小邓同志啊，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不招人喜欢啊，当心回家让老邓打你屁股。每次想

到这里我都要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说孙夏天同学，你可不可以不要突然就跟中了邪似的在那傻

笑，有一个我这么优秀的对象你就非得高兴成那样不可吗，含蓄你懂

不懂？低调你懂不懂？！这是知道情况的还好，要是不知道的，还以

为我成天带着一傻妹满大街跑呢，你让我一世英名荡然无存！ ”邓学

安瞟了我一眼，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在那直摇头。  

“邓学安！ ”我刚想起点有趣的事，被他这么一捣乱什么乐趣也没

了。  

“是，老婆大人，请吩咐。 ”他煞有介事地朝我敬了一个军礼。  

我哭笑不得，但他就这德行，我都习惯了，没好气地念了一句：

“好好开你的车吧，我可不想往我如花似玉的脸上缝点针加点装饰。”  

他却一本正经， “你放心好了，要死我陪你一块儿死，再说，就

你这脾气，就算脸上没被缝针，除了我，也没人敢要你。 ”  

“邓学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同归于尽了。 ”我火了，对着他

大声嚷嚷。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你说什么我都信，可在我们俩的殉情仪

式开始之前可不可以让我先把想说的话说完？我的意思是虽然你脸

上没被缝针没人敢要你，可就算你全身上下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或是缺

只胳膊少条腿的，我也照样要你。 ”他笑嘻嘻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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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学安，你停车，让我下车，我受不了了，再跟你待一块儿，

我迟早得疯掉。 ”  

“哪能啊，你要真疯了，就算我想要你，我爷爷还不一定乐意呢，

弄一疯丫头，怎么给他传宗接代啊。 ”他一脸的认真。  

“邓学安，你也老大不小了，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嬉皮笑脸的，

认真一点行不行？ ”我怒道。对他这种人用说的不行，得用吼的，不

过也不一定有效。  

“真生气了？不是吧！我们的孙小姐什么时候变这么小家子气了。”

他特真诚地看着我，放慢了车速。  

我转过头不理他。  

“真有那么气啊，人家开玩笑的嘛。 ”他拉了拉我胳膊，摆出一副

可怜相。  

又是这招，每次把我惹恼之后总要装可怜，也不看自己多大岁数

了，还老想着撒娇装委屈，这次我偏偏不吃他那一套，看他还能玩出

什么新花样。  

“算了，给你打一下，消消气，这总行了吧，你爱打哪打哪，我

决不还手。 ”他拉着我的手，象征性地打了自己两下。  

“我要下车。 ”我冷冷地回道。  

估计他也被吓着了，马上把车停在了路边，转身面对我， “真生

气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下次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次

吧！ ”他指了指自己的脸，凑到我跟前， “算我吃点亏，给你亲一下，

这总行了吧！ ”  

我看着他，不知该不该笑，见不得他说起流氓话时一脸认真的模

样，终究是没忍住笑了出来。那张白白净净的脸还摆在我眼前，我没

好气地推了他一把， “好了，滚一边去吧，谁要跟你这种人生气。 ”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继续在那得意， “看看，我说吧，我邓学安

的老婆哪有那么小气，为了奖励她，不如就让我亲她一下？ ”  

“美不死你，赶紧开你的车吧。 ”我摇摇头瞪了他一眼。  

他却在那耍赖， “不行，不给亲就不开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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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奈，只得道： “好吧，好吧，把脸伸过来。 ”  

他很配合地把脸凑了过来，我一手抬着他的脸，另一只手一巴掌

拍过去，而他，则是很满足继续开他的车去了。  

“夏天，会不会有一天，你真的生气了？ ”消停了一会儿，邓学安

一脸正色地问我。  

不知道他是想唱哪一出，我只好说：“谁跟你认真谁自己找罪受。”  

他却来劲了，一再强调， “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真做了什

么，惹你生气了，你会怎么办？ ”  

“怎么办？把你甩了呗，还能怎么办？ ”早上起早了，这会儿有些

困了，我懒洋洋地回了他一句。  

“真这么绝情啊！ ”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悠悠地笑着。  

就在那一瞬间，一辆小车从人行道横穿过来，眼看就要跟我们撞

上了，邓学安赶紧打方向盘，最后那辆车没事我们却撞在了路边的绿

化带上，我没系安全带，头撞在玻璃上，顿时疼得一个头两个大。而

等我们回过神来，那辆车却早跑得没了踪影。  

“你没事吧，磕着了没？ ”邓学安倾身过来拉了拉我。  

“还好，就是头碰了一下。 ”我揉着额头，动了动身子，觉得并无

异样， “你呢，怎么样？ ”   

他耸耸肩，笑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跟你同归于尽了。 ”  

我瞪他一眼， “亏你还笑得出来，看看车头都成什么样子了？ ”  

“呵呵，是有点麻烦，不过放心好了，只要没把你这未来的儿媳

妇伤着，我爸他不会怪罪我的。让我看看你的脑袋。 ”他说着就来弄

我的脑袋。  

这还在马路上呢，幸亏这路段比较偏，否则早围满人了，我一把

推开他， “我没事，先把这事解决了吧，就跟你爸说是我撞的，邓爸

爸不会骂我的，换成是你，一准被没收驾照。 ”  

“所以啊，你得向他们证明，是那个人的错，我的技术没有任何

问题。 ”  

“得了吧，谁让你开那么快。 ”我没好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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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开得快了，再说，我不是逮着个机会就想在你面前炫耀

一下嘛，要不你哪天碰见一个条件比我好的，跟他跑了，我怎么办？

这么多年又是接又是送的白忙了呀！ ”他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我失笑， “敢情你还记恨着呢，别贫了，过来扶我一下，我觉着

我小腿有点发软。 ”  

他笑笑，绕到我这边车门直接开门把我从车里抱了出来，一边还

在嘲笑： “原来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大小姐也有腿软的一天，我还

一直以为她是铁打的呢。 ”  

“还不放我下来，有人来了。 ”我挣扎着落地，他却并不松手，从

后面将我圈在怀里。  

“那可不行，我要一直抱着你免得你落跑了，我等着你二十岁生

日那天，一起去注册。 ”他信誓旦旦地说道。  

“美不死你！ ”我笑，虽然嘴上这么说着，心里还是挺受用的。  

他将我转过去看着他， “你要不乐意换你抱我也行，只要你不嫌

我重。 ”  

他一脸的正经，我怕自己笑出来，只好转过头不去理他。  

而这一刻，他说了一句我整颗心都为之一颤的话：  

他说，夏天，你知道吗，刚刚那一瞬间我在想，就算这次我真的

死了，也不会觉得有多委屈，因为你就在我身边，我便觉得我的这一

生都值了。  

我就那么看着他，依旧一副吊儿郎当嬉皮笑脸的样子，不免觉得

好笑。这就是那个从三岁起就说要娶我的人，虽然平时老爱在我面前

臭屁，却是一颗心全都系在我身上，十六年来，他一直都是很认真地

在遵守着他的诺言。  

可是别怪我迷信，我只是习惯了居安思危，开学第一天就遇上这

种突发事故，怎么都不算是好兆头。越想越后怕，估计这学期不会太

容易，只希望我命够硬，能继续撑下去 “祸害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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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邓爸爸就开着车子接我们来了，大老远地笑得一脸慈

祥，上来摸着我的头问我吓着了没，看都没看一眼那辆撞坏的车。每

当这个时候，我就特羡慕邓学安，要换是我妈来了，她非杀了我不可。  

第二章  那群永不疲惫的妖精  
灯光暗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只见一束白光投到舞台中央，那里

坐着一个单薄的人影，手中抱着一把古典吉他，就只这么一个画面，

周围便安静了下来。指尖轻拨，清新悦耳的旋律随即流淌而出。  

“姓不的，起床啦。 ”  

在家是老妈，谁知现在终于摆脱她魔掌逃到学校，悲惨的命运依

旧是没有一丁点好转，我真该反省反省的，前世到底是造了些什么孽，

以致今生连睡个安稳觉都如此困难。再这样下去，我来世不投胎做熊

猫都不行了。后来一想就觉着乐了，熊猫多好啊，国宝级待遇不说，

生了孩子都不用自己喂，说不定运气好还能混个和平使者的头衔去国

外转一圈，弄个镀金的文凭回来。如此一想我心里平衡不少，每当遇

到不平事我总是暗暗地在想，你们就使劲折磨我吧，敢情是在为我的

来世积德呢。  

终于我在我们寝室老二的百般 “蹂躏 ”下，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 

“烦不烦啊你，我还在做梦呢。 ”  

“就你那淫笑，刚才做什么春梦了？ ”  

“敢情你知道我在做梦那还把我叫醒？真够狠的你，怎么我以前

一直没看出来，其实最阴险的人是你。 ”而后念头一转，提脚就要踹

她， “什么春梦啊，你损不损！我梦见我偶像了。 ”  

其实我说的偶像就是一当红作家，最痴迷那会儿我整天抱着他的

书哭得死去活来的，那憔悴样就跟世界末日似的。后来邓学安实在是

急了，也不知是施了什么迷魂咒，骗过了宿舍管理员跑来把我的那些

书全部搬走了，等我知道情况追出去那会儿，他早五块钱一本卖人了，

扬着手上的钱冲着我一个劲得意地笑，气得我几天都没跟他说话，只

想着怎么将他痛扁泄愤。后来他花大钱，不知上哪里弄来两张我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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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歌手的演唱会的 VIP 票，我才决定放过他，要不，那仇才叫结大

了。  

刚刚，我正梦见我那作家偶像终于 “瞎了眼 ”看上了我，而我正在

那缠着他，要他把之前那几本书的结局改一改，别都主角配角不是死

就是疯，多不吉利，眼看他就要受不住我的狂轰滥炸正准备妥协的时

候，被人打断了，你说这事要放你身上你气不气？  

更何况这种美梦我得好几个月才能做上一回，可怜我接下来的这

几个月啊，将要在无穷无尽的噩梦中度过了。那个伤心啊，唉，不说

了。  

我找手机看看时间，结果在床上摸了一圈也没摸到，也不知道忘

在哪里了，只好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这么早叫我起来干吗？ ”  

“还早？都五点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睡，你是猪科出生还是我

们整天叫你猪，你就真把自己当猪了？ ”她将手机找来扔给我，脸拉

得比我还长。  

“什么，才五点多，你杀了我吧。 ”我又倒回床上。  

“起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是下午五点多，你从下午一点多开

始睡，已经睡了四个多小时了，再睡下去，床都要塌啦。 ”  

“真的假的？ ”我看了看手机，的确是这样，难怪我总觉得不太对

劲，哪有五点多天就这般亮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再没有赖床的借

口了。 “对了，你刚叫我起床干吗来着？ ”  

“吃饭，请客！ ”  

“什么，又请客，我最近穷得叮当响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有

没有良心？我不去，打死都不去！ ”我又倒回床上，把头埋进被子呈

鸵鸟状，考察良久，还是这里最安全。  

她把我从被子里揪出来，为防止我再次装鸵鸟，直接把被子叠起

来扔到了对面床上， “快点起来吧，不是你请，是我请，瞧你那小气

样。 ”  

“什么，我小气？我才请过，本来就不该我请，你大方，我以后

天天跟着你混好了。 ”看我好欺负，也不能拿我当白痴啊。  

14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她斜眯着眼很是不耐烦地看着我。  

“去，有人请客不让我去还不如杀了我。 ”这些人，天天就知道想

方设法地不让我好过。  

我拿起一份她枕头底下的情书冲她扬了扬，而后趁她还没反应过

来先溜进厕所，这不，我刚把门锁好，外面就跟杀猪似的吼了起来。 

“姓不的，你给我出来。 ”  

哼，跟我斗，让你急去。  

对， “姓不的 ”是我的外号，当初为了这个外号可谓是煞费苦心。

本来我的名字还蛮顺溜的，叫孙夏天，俗是俗了点，可这年头对自己

的名字满意的人没几个，我的要求也不高，能听就行。再说，这名字

我爷爷给取的，家里没人敢说不好，他没给我取什么花什么红就算不

错了，否则我一辈子都得被人当做小猫小狗使唤。  

名字简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签名轻松，我的小侄子叫俊

懿，上小学了还在为写名字叫苦，坏处就是读书的时候经常被老师提

问，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被英语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她看了我半

晌最后说了一句， “看着挺喜庆的，以后英文名就叫 summer 了 ”，问

题也不用我答了，直接让我坐下了。我琢磨着喜庆是个褒义词，心里

挺乐的，老师是在夸我呢，还帮我取了个洋名字，回家就告诉老妈了，

老妈一脸黑线，没好气地说道：“喜庆是褒义词吗？是在骂你傻呢。”

我一听这话，心顿时凉了一半，难怪老师不让我回答问题，我就长着

那么不聪明的一颗脑袋吗，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再说，中文名叫夏

天，英文名也叫 “夏天 ”，这老师也太偷懒了吧。  

家里人都叫我小妹，具体的缘由我也不知道，问过一次老妈，她

根本不屑理我，还回我一句：就你这德行，有名字就算不错了。就为

这，我离家出走过好多次，当然了，每次也只是去去邓爷爷他们家。

小时候怎么就没个不良叔叔告诉我，我是家里捡来的，顺便带我走？

如果有的话，我肯定跟他走了，连糖都不用。  

刚开始邓学安也叫我小妹，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每天在学校里收到

那些大把大把的给他的情书，才坚决反对，不许他这么叫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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